
普陀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

山之一，始于唐宋，历元、明、

清几代屡得兴修，规模逐渐宏

大，僧众至清代有数千人规

模。这数千人的衣食住行需要

保障，而医疗健康更是不可缺

少，普陀山上时有一些懂得医

学知识的人士为僧众服务。至

清代，普陀山曾出现两位名

医，均著有医学著作。清初有

程国彭，撰有《医学心悟》一

书，其《外科十法》一卷便是在

普陀所撰；晚清则有心禅法

师，撰有《一得集》。

程国彭与《医学心悟》 《外科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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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名医程国彭与《医学心悟》医著
□朱燕青 孙峰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程国彭自幼聪颖好学，但少年时体弱
多病，患病后常缠绵难愈，于是他专攻医
学，潜心探索，救治危重病人屡获奇效。程
氏能成为一方名医，既无家传，又无师承，
全凭刻苦自学与精思心悟。他曾在《医学心
悟》自序中回顾总结自己三十年的治学心
路：“历今三十载，殊觉此道精微。思贵专
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
者涉猎。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
其偏而不知其全，犹未知也。读书明理，不
至于豁然大悟不止。”

程国彭的《医学心悟》是一部指导医学

入门的启蒙教材，流传极广，多次刊印，形
成五卷本、六卷本、十卷本等多种版本。该
书论述简明，文字由浅入深，内容由粗及
精，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五卷本中，卷一
为总论，总述四诊八纲及八法的理论法则
与临床应用；卷二辨析《伤寒论》六经证治；
卷三探讨内科疾病；卷四、五分别介绍五
官、妇科证治。六卷本则包含《外科十法》一
卷。近十年来，这部医学著作多次被校勘、
批注出版，几乎每年都有重印，相关研究论
文近百篇，足见其影响力。《中医大辞典》等
典籍评价该书：“是书阐明医理，提纲挈领。

其中医门八法，为后世医家广泛采用。全书
分类清楚，论证简要，选方切于实用，并有
个人自拟经验效方，在临床医学门径书中
很有影响。”

程国彭的《外科十法》撰写于普陀山，
成书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后多次刊
行，故又名《外科灰余集》《华佗遗书》《华佗
外科证治药方》等。该书作为外科痈疽发背
治疗的大纲，总结以往外科疗法，归纳出内
消法、艾灸法、神火照法、刀针砭石法、围药
法、开口消脓法、收口法、敷药总论、复论、
将息法等十种方法，评述了各法的施用要

点、适应范围及诊断辨证等相关内容。书中
还收录了痈疽发背、脑疽、疔疮、喉痹、缠喉
风、烫火伤等常见外科疾病的具体证治与
应用方药。

程氏对普及中医教育贡献卓著。在带教
门人时，他采用“早起诵读背书、白天随诊抄
方（或边抄边讲）、晚上讲课讨论”的模式，将
学习、临证、讨论相结合，边教学边实践，使
学生进步迅速。

由此可见，程国彭是雍正年间普陀山的
名医，更是古代杰出的临床医学家与医学教
育家。

《医学心悟》与《外科十法》的价值

关于程国彭的生平，舟山本地史志少有
记载，其事迹多见于程国彭的家乡安徽歙县
地方文献及清代的医学书籍之中。但部分文
献的记载、考述多有出入，甚至有人认为程
国彭行医普陀是在当地天都的普陀寺，而非
南海普陀山，对其出生、出家年代也多有争
议，尚无定论。

程国彭，字钟龄，自号普明子，亦号恒阳
子，安徽歙县人，著有《医学心悟》《外科十
法》等。

据民国二十三年《安徽通志稿·艺文考》
记载：“《医学心悟》十卷、附《华佗外科证治
药方》一卷，清，程国彭撰。国彭，字钟龄，号
普明子，歙县人，康、雍间人。是编举平日所
心得，一一笔之于书，条分缕析，因证定方，
大抵一衷诸古，而又能神而明之，以补昔人
智力所未逮。书成于雍正壬子。后附一卷，以
前书无外科诸方，故作此补之。曰‘华佗’者，
神其方也。”

这段话主要介绍了程国彭所著的医学
著作《医学心悟》十卷及附卷《华佗外科证治
药方》一卷，对其生平仅大略提及“康、雍间
人”，未考证其普陀行医的具体时间等信息。

歙县当地的地方志对程国彭评价颇高，
称“后世医家奉为圭臬”。道光八年《歙县志·
方技》记载：“通儒精医，精取岐黄医理，得所
折衷，后世医家奉为圭臬。”

关于程国彭在普陀出家的说法，见于其
在《外科十法》中的一段自序，也正是这段自
序，引发了程国彭在普陀行医是康熙壬子年

间还是雍正壬子年间的争议。
程国彭的自序写道：“《外科十法》者，予

归宗普陀时所作也。予自普陀生长天都，五
十有三载，业医者凡三十年。爰著《医学心
悟》一书，详言内证，梓行于世，而外科有未
及。壬子冬，还归普陀修行。适逢圣天子广
发帑金，修葺我菩萨行宫。前后寺僧及工作
人等，不下数千人。其中病患不一，予为调
治悉痊。复有患背疽者，有患臁疮、疥癣者，
投以膏散，不半月而收功。因思予在天都
时，仅著内科而未及外科，亦一时之阙略
也。乃复聚精会神，参悟外科旨要，约以十
法，而施治之道，似无余蕴。言简而赅，方约
而效，以之问世，庶几其有小补乎？新安江
子耀舟见是书而深喜之，遂捐资付之剞劂，
将见《十法》一书，与《医学心悟》并行于天
壤间也。时雍正癸丑孟夏月吉旦，归宗普陀
善财国彭自序。”

这段文字包含诸多关键信息。其一，明
确《外科十法》一卷“予归宗普陀时所作也”，
文末署名“归宗普陀善财国彭自序”，说明该
书是程国彭在普陀行医时所撰。成书时间在
文 末 注 明 为“ 雍 正 癸 丑 ”，即 雍 正 十 一 年

（1733 年）孟夏月。从自序中“普陀修行”“归
宗普陀善财”等表述来看，程国彭大概率在
普陀出家。

其二，关于他到普陀行医的时间，自序
中提及“壬子冬”。结合成书时间“雍正癸丑”
推断，“壬子冬”应为雍正壬子冬，即雍正十
年（1732 年）。但这一推论存在不同意见，因

“壬子冬，还归普陀修行”后有“适逢圣天子
广发帑金”一句，部分版本作“适逢圣祖仁皇
帝广发帑金”（圣祖仁皇帝即康熙皇帝），易
让人误读为“康熙壬子”（1672 年）出家。但从
康熙时期普陀山的发展情况来看，“康熙壬
子”年正值海禁时期，不可能出现“前后寺僧
及工作人等，不下数千人”的盛况。舟山于康
熙二十三年（1684 年）展复，普济寺大圆通殿
的发帑重建更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
第二次南巡之后，全山重修是长期过程，直
至康熙后期乃至雍正年间才呈现繁荣景象。
因此可断定，部分《外科十法》版本中“适逢
圣祖仁皇帝广发帑金”并非程国彭序文原
文，系后人误写。

雍正十年（1732 年），程国彭“归宗普
陀”之际，恰逢雍正皇帝赐修普陀山，土木工
程如火如荼。雍正九年（1731 年），雍正帝发
帑金七万两修建普济、法雨两寺。据雍正十
一年（1733 年）七月苏州巡抚、原户部左侍
郎王玑所撰《特旨修建南海普陀山普济、法
雨两寺碑》记载：“雍正辛亥（1731 年）季春，
玑奉天子命，董役于南海补陀之前后山普
济、法雨两寺，俾旧者新之，缺者补之，重兴
释梵……阅二十二月，而工竣。并于潮音、梵
音示现二洞，悉加修茸。以及开山筑道，脉络
贯通。供器法具，靡弗隆焕。计费几七万金。
斯役也，从事者二千余人。”雍正年间的这次
普陀山兴修工程有“二千余人”参与，至工程
基本完工的雍正十一年（1733 年）七月，程国
彭也完成了《外科十法》的撰写。

其三，《外科十法》一卷源于普陀山的医
学实践。在普济、法雨等寺院的重修过程中，
僧众及劳工数量众多，工程艰巨，患背疽、疥
癣等外科疾病者颇多，程国彭逐一调治，在
实践中总结形成《外科十法》。

其四，可大致推断程国彭的出生时间。
自序中“予自普陀生长天都（即歙县），五十
有三载”，应以文末“雍正癸丑（1733 年）孟
夏”为计算节点，1733 年减去 53 年，可推断
其出生时间在 1680 年前后。结合出生时间
也可佐证，程国彭“壬子冬，还归普陀修行”
的“壬子”应为“雍正壬子”年。

另有部分关于程国彭的述评文章认为
其行医于天都普陀寺，这一说法显然有误。
自序中“前后寺僧及工作人等，不下数千人”
的“ 前 后 寺 ”，是 普 济 寺（明 代 曾 称“ 普 陀
寺”）、法雨寺的特有俗称，且“圣天子广发帑
金”的史实发生于普陀山——康熙二十八年

（1689 年），朝廷赐帑金千两重兴佛殿；康熙
三十八年（1699 年），康熙南巡时再赐普陀山
两大寺院帑金各五百两，并改“普陀禅寺”为

“普济禅寺”；雍正九年（1731 年），又发帑金
七万两。查阅相关古文献数据库，天都及歙
县均无普陀寺名称及“前后寺”等相关记载。

此外，自序中“予自普陀生，长天都”的
表述存在一处待证疑点。笔者推测，可能
是程国彭的母亲曾赴普陀礼佛求子，故有
此说；也可能是呼应“归宗”，程国彭的出
生地本就是普陀，“归宗”有回归本家、旧
地之意。

程国彭雍正年间到普陀行医始末

程国彭是读书人，曾参加乡试，为副贡
出身。据民国二十六年《歙县志·人物志》记
载：“程国彭，号恒阳子，郡城人。副贡生。精
医术，活人甚众，著有《医学心悟》四卷、《外
科十法》一卷。”

程国彭是一位极具医德的名医，在当地
百姓中广为传颂。其同学饶兆熊在《医学心
悟·序》中介绍：“一日所获之钱，多合膏散，
任人取携，投之辄效。穷乡得此，有一服而两
人分饮而取效者。频年以来，钱到即散，总为
此事着力。诊视之际，不论贫富贵贱，皆细心
处治，审症必详，用药必当。”程国彭将诊治
所得费用皆用于购置医药，无偿提供给贫苦
百姓，且不论患者贫富贵贱，均细心诊治。

程国彭是歙县著名儒医，这位深受乡
人爱戴的儒医为何会突然前往普陀、皈依
佛门？

休宁戴谷所撰《孙松谷笔记》记载了程
国彭出家的故事，道出了其中原委，该故事
被刘祖贻、孙光荣主编的《中国历代名医名
术》收录。原文为文言文，笔者稍作译白：

程国彭本就擅长医术，后不得已出家为
僧。乡人均赞赏其医术与医德，能详述相关

事迹。程国彭的祖坟位于某山，山下有一位
土豪的坟墓，土豪家的墓地有许多古柏，枝
柯交错。程国彭的祖坟在古柏之上，被横生
的树枝穿透，棺木几乎外露。他与土豪商议，
希望对方剪去树枝，却遭到拒绝。于是程国
彭自行动手砍去树枝，土豪大怒，率家奴前
往阻止。

乡里百姓为程国彭打抱不平，聚集数十
人与土豪争执。程国彭担心事情闹大，急忙
劝阻双方，但无人听从。混乱中，土豪的一名
家奴被乡民殴打致死。土豪报案后，程国彭
主动自首，不愿牵连乡人。经当地官员审判，
程国彭被定死罪，解往省城，待秋后斩决。

恰逢省城巡抚的母亲身患重病，久治不
愈。程国彭得知后，认为自己或许能治好老
夫人的病，便行贿狱卒，托其转告臬司（巡抚
的僚属）。臬司知晓程国彭擅长医术，便与他
面谈，颇为信任，于是为他换下囚服，更名后
推荐给巡抚。程国彭为老夫人诊病后，仍需
返回监狱。如此一来，他早晨还是上宾，傍晚
便成重囚，苦乐、荣辱瞬息万变，堪称人生未
有之遭遇。

十多天后，巡抚母亲的病痊愈。臬司命

仆人带着五百金前往狱中赠予程国彭，并
传话说：“这是巡抚大人的酬金。”程国彭收
下酬金，却让来人回复臬司：“酬金本不敢
受，但因家贫遭难，家产典质一空，留此聊
以赡家，故不敢辞。惟太夫人疾虽愈，其根
犹在，当为立调理方也。”程国彭不愿坐以
待毙，想再去巡抚家，希望借助巡抚母亲的
力量获救。

臬司将此事告知巡抚后，巡抚再次召程
国彭行医。此次见到老夫人，程国彭跪地痛
哭：“太夫人救我，我乃程某也！”老夫人惊问
缘由，程国彭一一如实相告。老夫人大为感
动，对巡抚说：“他能救我性命，你难道不能
救他作为回报吗？”巡抚回应：“他犯下死罪，
实难挽回。”但老夫人执意要求，命巡抚与程
国彭结为兄弟。巡抚不得已叹息道：“案定如
山，断无平反之余地。若他逃走，我与臬司都
将受到处分。母亲大人的嘱托，我不敢违背，
但若要免罪，他唯有遁入空门。”程国彭听从
巡抚提议，前往普陀出家。

不过，戴谷的这一说法为孤证，无其他
史料佐证，可信度值得斟酌。一方面，文中未
提及安徽巡抚、臬司的实名，难以作为正史

采信；另一方面，作为笔记小说，其故事性较
强，而文中涉及人命官司、疑犯脱逃、官员渎
职等情节，却未见清史档案记录，令人存疑。
加之作者戴谷的生平不详，其关于程国彭普
陀出家的说法，尚有商榷之处。

笔者认为，程国彭选择普陀行医的原因
有二：一是主观上的信仰因素，即“普陀生”
的自叙，他或 许 是 想 回 报 出 生 地 ，归 宗 谢
恩，故而回归普陀行医；二是普陀山的客观
需求，清初普陀山重振观音道场，召集各地
僧人、工匠数千人，难免出现伤病，急需名
医救治。此外，安徽歙县民众素有信佛礼
俗，普陀山历代多有歙县籍出家人，不少歙
县香游客跋山涉水前往普陀朝礼，可见两
地 往 来 历 史 悠 久 。例 如 ，雍 正 二 年（1724
年），安徽天都人（即程国彭的同乡）、官员
汪守湜曾游历普陀，在普济寺永寿桥南堍
敬立菩萨樯，上镌“观自在菩萨”五大字，并
刻《心经》一篇；康熙、雍正年间，歙县籍僧
人文樵担任法雨寺首座，另有歙县籍僧人
玉峰（俗姓江）担任法雨寺住持。因此，程国
彭很可能是受同乡僧人邀请而“归宗普陀”，
此事尚待进一步考证。

程国彭普陀行医的多重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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